
生命的晨曦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開經偈中簡短的兩句話卻具有沈甸甸

的重量，道出了佛法的廣博與妙用，也說明人們及十方眾生可遇乃至願意聽聞佛

法的難能可貴。然而「佛法」、「佛教」對大學四年級以前的我而言，僅是雲裡霧

裡般神秘而難以親近的概念。 

 

 對宗教之困惑 

  出生至小學與爺爺奶奶同住時，一年許多節慶都在拜拜中度過：點燃一把長

香，種種葷素菜餚與零食擺放在供桌之上，我們對著天公、保生大帝、觀音菩

薩、城隍、媽祖……等大大小小神祇數度彎腰表示尊敬，爺爺也在過程中喃喃念

誦祈求闔家平安與農事順利的話語，最後再將小山般的紙錢撒入金爐直到化成灰

燼。那時我認為這就是宗教的樣貌——在繁瑣的形式中尋求神明的庇佑，從中得

到對生活的信心與力量。然而隨年紀增長，經歷的儀式因家族或地域的不同而更

為多元複雜，再加上於學校中習得的科學思維，我漸漸對於「宗教」感到無所適

從乃至產生諸多懷疑：為何儀式的細節各家說法不一，而儀式不同難道會影響我

們對祖先與神祇的恭敬？燃香與紙錢傷害了空氣品質與人體健康，而當這些物質

變成了焦黑的碎屑，祖先與神祇們是否真能得到利益？祭拜結束後供品總是堆積

如山、難以消化甚至腐壞，如此豈不失了美意且造成浪費？之後每當進行此類祭

拜時，我心中仍會產生許多疑惑，但因課業逐漸繁忙也就未再探究其中道理。 

 

  進入大學後，社團活動琳琅滿目，我相繼參加了系籃、系學會、攝影與烏克

麗麗社，投入於感興趣的活動並結交許多新朋友，令人十分開心。而那時的我和

「宗教」之關係相對疏離得多，一方面或許是過往家族的民間信仰經驗，使我對

宗教仍有所保留；另一方面則是生活中並無遭遇大苦大樂或何難關而對宗教有所

求，縱使有，也總能靠自己相對樂觀的態度面對、走過。是以除了偶爾在校門口

遇見傳福音的學生外，生活中與宗教的一絲關聯，大概就是一位學佛的朋友常與

我分享許多佛教小故事。那些故事如目犍連尊者入地獄救母、阿難出家因緣，乃

至大小乘、藏傳等佛教系統的異同與地獄形象的描繪等，我聽得津津有味，有時



則好奇、天馬行空地發問，但也就僅止於此。想像之中，佛教雖是教人為善，但

學佛好像總不離念佛、誦經、打坐；佛法的內涵，又看似深奧難解。於我而言佛

教之堂奧即顯得高深而難以入門，若與其他形形色色且特別是動態的社團活動相

較，又有些枯索乏味。因此我始終對佛學社的活動望之卻步，直至大三升大四暑

假的晨曦學社佛學營。 

 

 楠西萬佛寺巡禮 

  晨曦學社是臺灣第一個創建的大專院校佛學社團，而那位學佛的朋友自大一

便加入成為「小晨曦」。因緣際會之下，我參與了當次佛學營的事前籌備會議。

猶記得第一次見到其他社團成員時內心滿是意外，意外於原來參加佛教社團的大

學生們如此活潑、充滿創意，且各自在美術、烘焙、音樂上有所長，過去認為學

佛者文靜、內斂而較難交流的印象瞬間翻轉了。在眾人腦力激盪之下，佛學營的

活動與講座內容逐漸成形，最後三天兩夜豐富而紮實的營隊將在臺南楠西的萬佛

寺中舉行。 

 

  過去我鮮少拜訪、參觀佛寺，這次前往萬佛寺一待就是三天，且要體驗出家

師父們的日常作息，因此不免感到有些緊張，擔心自己無法適應、逃下山。不過

大巴很快抵達了萬佛寺，晴朗微雲，早在大門等候的信師父笑吟吟地領著我們這

群大學、高中生們前往寮房。一路上觀察寺內環境，門邊是座名為小普陀山的庭

園入口，而再往內經過蓊鬱林道後就是莊嚴的佛寺建築，很是清幽、靜謐。行李

安頓好後我們便進入大殿，在三寶佛悄然的注視下，由寺院住持法藏法師一步步

介紹、講解佛教的儀軌與內涵。當時初見藏師父，對於師父既沈穩、莊嚴，同時

又年輕而有活力的模樣印象深刻。但來到講座時間，藏師父的肢體語言與講述內

容才真正讓我大開眼界。 

 

  三天，三場與大學生們息息相關的講題，從理想、愛情與責任，談到我也十

分好奇的「學佛對年輕人的意義」，內容相異而多元，但不變的是藏師父每每開

講便使出渾身解數：抑揚頓挫的語調和略顯誇張的手勢及表情，我若非身於佛

寺、見眼前著袈裟的僧者形象，或許會以為自己正用電腦聆聽精彩的 TED 演講。

但不光是表面風采，師父之舉手投足皆帶領聽者進入情境、思維其所言之意義。



而師父談三世業緣因果、談菩提心的發起與其願力，談作為一個年輕人、一個難

得的「人」，要如何對自己叛逆——常持正念觀照、反思生命的種種並有所抉

擇；而非隨順因緣、被推著向前直至此生盡頭。許多看似艱澀的佛法內涵，在生

動有趣之譬喻和親身經歷的烘托之下，化為平易近人的故事。如此風格不僅消融

了我對宗教的消極印象，更全然顛覆了過去對佛教靜而枯燥的刻板想像。 

 

  除了聽聞與思維佛法，我們在營隊中也實踐了行門，包括出坡、拜佛與靜

坐。前兩者雖為相對動態的活動，但當全然地投入每一個動作時，身心竟不覺得

疲倦，反而因那份專注與平靜而獲得放鬆和滿足。然而靜坐於我而言卻是完全相

反的樣態：儘管兩個早晨的靜坐時間僅約十五分鐘，但在察覺自身千百念頭湧

現，與試圖對治、把握當下以達一心不亂的過程中，每分每秒都顯得漫長而不見

盡頭，只能不斷與自己拉扯。縱然不得要義而感困難，不過慶幸的是藉此嘗試，

發現了平日裡心思散亂之頻繁和保持專注之不易，始得有機會找尋相應的解決之

道。 

 

  這趟旅程從零開始接觸佛教，還在慌忙之中摸索、熟悉與適應，卻已來到向

法藏法師等師父們告假的時刻。三天時間猶如曇花一現，然而一連串對過往經驗

的重新認識、修正，向過去未知的領域邁進、探索，那份發現新事物的驚喜與隨

後燃起的好奇心仍逐漸增長，推動著對佛學進一步瞭解的渴望，而這是來時路上

我從未料到的結果。 

 

 生命的晨曦 

  大學四年級，我也成為了小晨曦之一。每週五晚上，社團成員們一起來到社

辦參加由解老師主持的讀書會，我們談因果輪迴、談推動輪迴的無明，又談無明

所生之煩惱與種種苦相，乃至如何對治無明以讓心再度回到淨無瑕穢的狀態。而

在此轉識成智的累劫修行中，最重要的是能發起菩提心，從而精進自身以利未來

能度脫一切眾生。我雖仍屬佛學幼幼班，但經由解老師各週講述的佛法意涵與所

舉實例，在在能讓人感受到佛教宏觀而嚴密細緻的思維，那是極度理性的展現。

有趣的是，佛教同時又具備了對有形、無形及於一切眾生的慈悲胸懷。 

 



  不過佛教對我而言最「叛逆」、顛覆一般認知之處，或在於其屬「無神論」

之概念。神或佛，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或許是相似的名詞與存在，但是深究而論，

佛教中並未有一個或多個常存而得主宰萬物的神，亦即人與眾生對於自己的生命

具有絕對的能動性與決定性，是由自身所造的身語意業決定未來的果報，而非由

他者操控自身命運。但所謂的「自己」，同樣並非常存常在，而是透過種種因緣

聚合而生者，能證悟此「無我」之理者最終即成覺者，也就是佛陀。綜觀而論，

佛法的體系與架構嚴明，其可貴之處不僅在展現眾生的無盡可能性及眾生因此需

對自我負責的道理，更在於懸念十方眾生之苦並助其離苦得樂之廣大願心。 

 

  接觸佛法以來，縱然尚未深入經藏或於行門精進，但二餘年間由參與社課並

與法友討論交流，持續建立並擴大對佛法的認識，已為生活帶來諸多利益。如在

思索近期生涯規劃與面對從之所生的種種抉擇、困難與挫折，又或是為日常人際

交往問題而煩惱時，透過佛法的正念觀照，往往能讓自己察覺並放下心中的糾結

與執著，而能在心緒安定之下積極處理之，從中所得的是一分清淨的快樂。另

外，與社團朋友們一同走訪不同道場、親近諸多善友、與藥師法門結緣，乃至於

今年皈依三寶，這一切經歷僅能以「不可思議」加以形容。如《藥師經》中世尊

對阿難所言：「人身難得，於三寶中信敬尊重，亦難可得」，若我當初未參加佛學

營的籌備會議，若社團未選擇萬佛寺作為營隊參訪的道場，若非由法藏法師作為

講座主談，若非親近、加入對各宗各派皆保持開放態度的晨曦社，或是追溯至更

早以前我未能進入當時所就讀的系級、認識該位學佛朋友……，我此生或許便與

佛法無緣。由此思之，心中盡是感謝。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

義。」依賴種種因緣，我能於此生尚在成長茁壯的時刻遇上佛法，當應珍惜機會

於法中修行，以期在不斷精進之中得協助有緣眾生一起獲得法味、離苦得樂。 


